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鵬情
萬里
趙鵬飛

認
識
廣
州
雕
塑
院
院
長
許
鴻
飛
先
生
，
有
兩
年
多

的
時
間
了
。
其
間
，
多
次
到
訪
他
位
於
客
村
的
工
作

室
，
聽
他
談
雕
塑
，
談
藝
術
圈
的
趣
聞
軼
事
。
當

然
，
也
沒
少
喝
他
收
藏
的
各
種
茶
葉
，
還
有
紅
酒
。

通
常
，
我
們
都
是
一
群
人
，
圍
坐
在
一
座
兩
尺
見
方

的
石
磨
坊
邊
上
，
四
周
散
亂
地
堆
放
着
尺
寸
材
質
各
異
的

﹁
肥
女﹂
雕
塑
作
品
。

說
起
許
先
生
創
作﹁
肥
女﹂
，
他
跟
我
們
講
過
一
個
有

趣
的
故
事
。
大
約
是
十
六
年
前
，
有
一
天
他
獨
自
坐
在
廣

州
一
間
咖
啡
廳
，
那
時
候
走
進
來
一
個
特
別
胖
的
女
人
，

目
測
至
少
超
過
百
公
斤
。
很
巧
，
那
個
女
人
不
偏
不
倚
，

正
好
坐
在
他
正
對
面
的
位
置
上
。

﹁
你
們
知
道
，
我
並
不
是
一
個
喜
歡
盯
着
女
人
看
的
人
，

那
天
很
奇
怪
，
我
一
直
無
法
把
自
己
的
眼
睛
從
她
的
身
上
挪

開
，
她
渾
身
上
下
散
發
出
一
種
讓
我
感
覺
很
快
樂
的
力

量
。﹂
正
是
那
種
特
別
吸
引
力
的
驅
使
，
他
主
動
搭
訕
了
那

位
女
士
，
兩
個
人
頗
為
愉
悅
地
交
談
了
許
久
。

也
是
從
那
時
起
，
他
的
創
作
主
體
便
再
也
離
不
開
那
個

﹁
肥
女﹂
了
。
奮
力
揮
起
高
爾
夫
球
桿
的
肥
女
人
、
冰
上

起
舞
的
肥
女
人
、
踩
單
車
的
肥
女
人
、
裙
裾
飛
揚
的
肥
女

人
、
幾
個
跳
芭
蕾
舞
的
肥
女
人
、
吹
奏
色
士
風
的
肥
女

人
、
滑
板
上
的
肥
女
人
、
帶
着
孩
子
歡
快
奔
跑
的
肥
女

人
…
…
十
幾
年
過
去
了
，
他
帶
着
這
些
身
形
肥
碩
卻
又
激
情
飛
揚
的

﹁
肥
女﹂
雕
塑
作
品
，
到
各
地
去
巡
展
。
無
論
是
在
北
京
紫
禁
城
、

廣
州
花
城
廣
場
、
澳
洲
悉
尼
，
還
是
在
意
大
利
西
西
里
、
法
國
巴

黎
、
英
國
倫
敦
，﹁
肥
女﹂
矯
健
詼
諧
、
誇
張
又
親
切
的
樣
子
，
都

會
引
發
當
地
民
眾
極
大
的
熱
情
。
善
意
友
好
的
笑
聲
，
很
輕
易
就
讓

語
言
障
礙
消
除
得
乾
乾
淨
淨
。

但
是
上
個
月
，
這
個
素
來
煙
斗
不
離
手
、
看
起
來
總
是
篤
定
自
信

的
雕
塑
家
有
些
焦
慮
。
他
受
邀
在
土
耳
其
伊
斯
坦
堡
舉
行
雕
塑
作
品

展
，
八
月
就
要
開
幕
了
，
伊
斯
坦
堡
突
然
接
連
發
生
了
多
個
針
對
中

國
政
府
的
示
威
抗
議
活
動
，
一
度
令
部
分
中
國
遊
客
受
到
了
襲
擾
。

﹁
土
耳
其
大
部
分
人
是
信
奉
伊
斯
蘭
教
的
，
我
的﹃
肥
女﹄
系
列

雕
塑
作
品
展
，
還
特
別
選
了
在
伊
斯
坦
堡
最
為
出
名
的O

rtakoy

海
峽

廣
場
。
不
遠
處
，
就
是
土
耳
其
最
為
著
名
的
邁
吉
德
大
清
真
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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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
個
時
候
，
當
地
發
生
反
華
事
件
，

確
實
讓
我
比
較
擔
憂
。﹂

許
鴻
飛
告
訴
我
，
他
當
初
把
展
覽
選
在
海
峽
廣
場
的
另
外
一
個
原

因
，
是
因
為
橫
跨
博
斯
普
魯
斯
海
峽
的
歐
亞
大
橋
就
在
旁
邊
。
一
橋

飛
架
歐
亞
大
陸
，
總
會
讓
人
產
生
更
多
東
西
藝
術
交
匯
上
的
期
許
。

即
便
心
有
不
安
，
展
覽
還
是
在
伊
斯
坦
堡
官
方
承
諾
加
強
安
保
力

量
並
釋
放
出
十
足
誠
意
的
良
好
氛
圍
中
如
期
展
開
了
。

﹁
真
是
出
乎
我
的
意
料
，
這
次
展
覽
非
常
成
功
。
湧
向
海
峽
廣
場

來
看
中
國﹃
肥
女﹄
雕
塑
的
民
眾
，
不
分
宗
教
種
族
，
也
不
分
性
別

年
齡
，
都
非
常
熱
情
和
專
注
。
有
許
多
當
地
的
婦
女
，
雖
然
從
頭
到

腳
都
裹
着
黑
紗
，
可
是
從
眼
睛
裡
還
是
能
看
到
她
們
對﹃
肥
女﹄
的

喜
愛
，
她
們
不
停
讓
周
邊
的
親
友
幫
她
們
拍
照
。﹂
已
經
回
到
廣
州

安
坐
在
石
磨
坊
邊
的
許
院
長
，
憶
及
當
日
的
盛
況
仍
舊
難
掩
興
奮
之

情
。﹁

起
初
我
還
擔
心
因
為
反
華
事
件
的
陰
影
，
會
讓
展
覽
受
到
衝
擊
，

現
在
看
來
我
們
低
估
了
藝
術
的
魅
力
。
看
似
堅
硬
的
雕
塑
，
其
實
蘊
含

着
撼
天
動
地
的
溫
柔
力
量
，
這
溫
柔
直
抵
人
心
，
可
以
化
解
世
俗
的
許

多
認
知
和
誤
解
，
讓
人
和
人
之
間
，
民
族
和
民
族
之
間
，
國
家
與
國
家

之
間
，
流
淌
出
彼
此
尊
重
、
友
愛
、
互
信
的
善
意
。﹂

許
先
生
所
言
甚
是
。
很
多
時
候
，
不
分
國
界
的
藝
術
之
花
，
才
是

化
解
不
同
文
化
、
不
同
種
族
之
間
誤
解
的
最
好
語
言
。

雕塑力量直抵人心

最
近
應
邀
參
加
上
海
國
際
書
展
文
學
講
座
。

講
座
的
題
目
是﹁
二
零
一
五
上
海
智
慧
女
性
讀

書
論
壇﹂
，
我
發
表
了﹁
閱
讀
人
生﹂
的
講

題
。今

天
的
主
題
是
「
女
性
閱
讀
」。

談
起
這
個
題
目
，
我
首
先
想
起
一
位
好
讀
書
的
女

性
，
她
是
紐
約
洛
克
菲
臘
遠
東
圖
書
館
館
長
、
作
家
叢

甦
女
士
。

一
九
八
三
年
，
我
在
美
國
紐
約
大
學
留
學
期
間
去

拜
訪
她
。
她
慨
歎
美
國
社
會
讀
書
風
氣
一
落
千
丈
。

她
說
，
早
年
美
國
某
調
查
機
構
曾
向
女
大
學
生
做

一
項
調
查
，
問
題
是
：
「
如
果
世
界
末
日
將
至
，
你
只

有
一
兩
個
鐘
頭
的
時
間
能
活
，
你
要
用
那
個
時
間
做

什
麼
？
」
百
分
之
八
十
的
女
生
回
答
道
：
「
要
趕
緊
跑

到
附
近
的
男
生
宿
舍
裡
，
去
抓
一
個
男
生
做
愛
去
！
」

美
國
女
大
學
生
倒
是
挺
老
實
的
。

但
是
當
時
也
在
大
學
唸
書
的
叢
甦
的
答
案
，
卻
排

眾
而
出
：
「
給
我
一
本
好
書
，
一
杯
清
茶
，
一
些
古
典
音
樂
（
必
要

時
，
後
兩
者
可
免
），
吾
願
足
矣
！
」

在
生
命
的
最
後
時
刻
，
叢
甦
覺
得
人
生
中
，
閱
讀
比
做
愛
更
重

要
，
體
現
了
生
命
中
的
文
化
涵
量
之
重
。

閱
讀
在
人
生
中
究
竟
佔
有
什
麼
地
位
？

一
九
九
七
年
七
月
，
我
在
《
明
報
月
刊
》
策
劃
的
一
個
讀
書
特

輯
，
金
庸
應
邀
寫
了
一
段
《
讀
書
心
得
》，
可
見
閱
讀
在
金
大
俠
心

目
中
的
地
位
—
—

我
的
讀
書
心
得
，
只
是
孔
子
的
一
句
話
：
「
知
之
者
不
如
好

之
者
，
好
之
者
不
如
樂
之
者
。
」
讀
書
之
對
於
我
，
那
是
人
生
中

最
最
重
要
的
事
，
只
次
於
呼
吸
空
氣
、
飲
水
、
吃
飯
、
睡
覺
。
我

曾
經
想
：
坐
牢
十
年
而
可
以
在
獄
中
閱
讀
天
下
書
籍
；
或

者
，
十
年
中
充
分
自
由
，
但
不
得
閱
讀
任
何
書
刊
。
兩
者
由
我

選
擇
，
我
一
定
選
擇
「
坐
牢
讀
書
」。
我
讀
書
沒
有
心
得
，
就
如

呼
吸
飲
食
之
沒
有
心
得
，
那
是
極
大
的
享
受
。
古
人
稱
筆
為

「
不
可
一
日
無
此
君
」，
在
我
心
中
，「
不
可
一
日
無
此
君
」
者
，

書
也
。

一
九
九
七
年
七
月

金
庸
說
，
讀
書
是
除
了
空
氣
、
飲
水
、
吃
飯
、
睡
覺
之
外
，「
人
生

中
最
最
重
要
的
事
」，
如
果
讓
他
選
擇
，「
坐
牢
十
年
而
可
以
在
獄

中
閱
讀
天
下
書
籍
」
或
「
十
年
中
充
分
自
由
，
但
不
得
閱
讀
任
何

書
刊
」。
他
寧
願
選
擇
「
坐
牢
讀
書
」。

由
此
可
知
金
庸
好
讀
書
的
強
烈
心
態
。

過
去
，
我
曾
陪
同
金
庸
多
次
出
訪
。
他
幾
乎
是
書
不
離
手
。

記
得
一
九
九
五
年
，
我
陪
金
庸
到
日
本
接
受
日
本
創
價
大
學

頒
授
的
榮
譽
博
士
學
位
，
來
回
程
在
機
場
，
他
都
要
我
陪
他
逛
機

場
書
店
，
他
發
現
有
心
儀
的
書
，
便
當
即
購
下
。

金
庸
之
不
可
以
一
日
無
書
的
觀
念
，
成
就
了
中
國
史
上
一
位

震
鑠
古
今
的
企
業
家
、
作
家
和
報
人
。

香
港
地
狹
人
多
，
特
別
是
今
天
的
寸
金
尺
土
，
閱
讀
條
件
很

差
，
一
般
人
連
書
房
都
欠
奉
。

早
年
著
名
作
家
、
名
記
者
曹
聚
仁
先
生
，
他
的
藏
書
太
多
了
，

以
致
有
書
滿
之
患
。

記
得
上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
我
到
香
港
大
坑
的
寓
所
探
望
他
，
他

住
處
是
一
棟
舊
唐
樓
，
到
處
擺
滿
書
。
一
張
雙
架
床
，
上
架
床
和

下
架
床
的
床
底
都
塞
滿
書
，
連
廚
房
及
洗
手
間
都
是
書
。
他
苦
笑

地
對
我
說
，
這
叫
「
書
不
離
身
」，
睡
覺
、
吃
飯
、
拉
矢
都
能
隨
手
撿

到
書
、
閱
讀
書
，
方
便
極
了
，
豈
不
樂
哉
！

︵
二
之
一
︶

閱讀人生

鉛
水
令
全
城
恐
慌
，
一
聽
到
重
金
屬
，
大
家
都
知
道
攝
取

入
體
內
大
有
問
題
，
卻
鮮
有
明
白
疫
苗
同
樣
是
重
金
屬
的
載

體
。去

年
，
加
拿
大
一
群
科
學
家
指
出
疫
苗
裡
的
鋁
合
物
對
自

閉
症
有
非
常
大
的
引
導
作
用
，
且
對
神
經
及
免
疫
系
統
的
損

傷
很
大
。
他
們
研
究
多
組
孿
生
孩
子
，
發
現
很
多
是
一
個
有
自
閉

傾
向
，
另
一
沒
有
，
證
明
足
有
百
分
之
五
十
五
的
自
閉
患
者
是
與

基
因
無
關
，
且
在
零
至
一
歲
有
關
鍵
的﹁
外
在
成
因﹂
，
才
導
致

自
閉
，
之
後
逐
步
論
證
及
試
驗
疫
苗
中
的
鋁
合
物
就
是
元
兇
。

鋁
在
疫
苗
中
是
以
鋁
鹽
佐
劑
的
形
態
存
在
，
起
刺
激
免
疫
系
統

的
作
用
︱
減
毒
或
滅
活
的
病
毒
不
經
我
們
的
守
衞
︵
呼
吸
、
皮

膚
、
消
化
系
統
的
屏
障
︶
而
直
接
入
血
，
血
裡
的
士
兵
根
本
不
會

認
得
他
們
，
而
且
疫
苗
的
毒
有
時
太
少
，
免
疫
系
統
不
予
理
會
，

於
是
便
得
加
入
這
種
鋁
佐
劑
，
迫
免
疫
系
統
工
作
。
這
種
非
自
然

的
激
活
方
法
，
就
令
一
部
分
人
的
免
疫
系
統
紊
亂
，
以
及
金
屬
中

毒
。剛

才
提
及
的
加
拿
大
科
學
家
，
他
們
在
引
言
裡
說
明
，﹁
多
年

來
已
有
充
足
證
據
證
明
鋁
鹽
合
物
引
起
神
經
問
題
，
但
這
不
被
醫

學
界
認
同
。﹂
留
意
用
字
的
話
，
這
句
話
簡
直
是
概
括
鋁
鹽
合
物
以
至
疫
苗

的
真
相
︱﹁
充
足
證
據﹂
是
科
學
實
相
，﹁
認
同﹂
則
是
主
觀
判
斷
︱
有

這
種
判
斷
，
就
是
因
為
醫
學
界
不
願
面
對
現
實
，
他
們
製
不
了
無
毒
疫
苗
，

以
微
量
毒
物
刺
激
免
疫
系
統
，
根
本
是
充
滿
矛
盾
及
不
可
完
成
的
任
務
，
結

果
就
是
大
量
孩
子
負
上
神
經
受
損
的
代
價
。

關
於
疫
苗
重
金
屬
，
由
一
九
九
九
年
因
為
太
多
人
質
疑
用
來
純
化
及
防
腐

病
毒
的
水
銀
，
會
引
起
神
經
問
題
，
美
國
食
物
及
藥
物
管
理
局
建
議
移
除
水

銀
，
但
仍
堅
持
對
身
體
無
害
，
到
今
天
大
部
分
疫
苗
聲
稱
沒
有
水
銀
，
但
其

實
只
是
不
用
水
銀
作
防
腐
劑
，
就
可﹁
聲
稱﹂
沒
有
水
銀
了
。
實
質
是
在
純

化
病
毒
時
，
仍
會
用
到
水
銀
，
但
最
後
再
用
化
學
程
序
儘
量
清
除
水
銀
，
當

然
免
不
了
有
殘
留
。

再
提
水
銀
，
其
實
想
說
的
是
：
官
方
的
說
法
千
變
萬
化
，
有
一
天
可
能

連
鋁
也
能﹁
聲
稱﹂
被
移
除
，
但
當
你
知
道
以
上
一
切
時
，
還
敢
冒
這
個

險
嗎
？
有
人
說
，
不
是
很
多
人
打
針
後
好
端
端
的
？
有
人
吃
下
污
染
海

鮮
，
也
不
是
人
人
肚
瀉
，
但
從
整
全
健
康
的
角
度
，
都
已
中
毒
了
，
只
是

有
些
人
立
刻
肚
瀉
；
有
些
人
有
能
力
送
去
肝
臟
，
但
解
不
到
的
毒
素
仍
留

在
那
兒
。
疫
苗
從
沒
有
作
出
長
期
的
安
全
監
察
實
驗
，
希
望
大
家
能
作
出

準
確
的
選
擇
。

重金屬的蹤跡 路地
觀察
湯禎兆

我
所
主
持
的
學
校
正
在
大
裝
修
，
因
為
放
暑

假
，
空
無
一
人
。
只
因
我
年
邁
無
力
與
師
生
結
伴

遠
遊
，
每
天
還
是
照
常
到
辦
公
室
看
書
寫
稿
。

但
裝
修
常
常
發
生
巨
響
，
磚
石
紛
飛
，
仿
如
戰

場
，
令
人
感
到
類
如
抗
日
戰
爭
時
的
情
景
。

抗
日
戰
爭
初
起
，
我
讀
初
中
，
日
機
時
來
轟
炸
。
一

有
防
空
警
報
，
便
要
離
開
課
室
走
進
地
下
室
。
不
少
課

程
斷
斷
續
續
，
有
些
基
本
知
識
只
能
靠
自
學
得
來
。

後
來
又
再
跋
涉
步
行
，
去
到
普
寧
三
都
讀
高
中
。
學

校
是
從
汕
頭
搬
來
的
名
校
，
因
位
處
山
區
，
甚
少
日
機

轟
炸
困
擾
，
後
又
再
去
坪
石
山
區
讀
大
學
，
也
甚
少
日

機
來
襲
，
直
至
日
寇
要
打
通
粵
漢
鐵
路
線
，
從
湖
南
和

粵
北
合
圍
。
坪
石
告
急
，
我
們
才
徒
步
走
避
粵
東
梅

縣
，
直
至
抗
戰
勝
利
。

從
一
九
三
七
年
到
一
九
四
五
年
，
八
年
抗
戰
，
正
是

我
的
中
學
和
大
學
上
半
部
就
學
時
期
。
戰
爭
環
境
，
未

能
安
心
學
習
，
但
也
鍛
煉
了
個
人
的
應
變
能
力
和
自
學

習
慣
。
這
個
期
間
，
我
讀
了
許
多﹁
雜
書﹂
，
從
中
國

四
大
名
著
到
歷
代
名
家
的
筆
記
，
如
︽
閱
微
草
堂
筆

記
︾
和
︽
聊
齋
誌
異
︾
，
到
︽
曾
國
藩
家
書
︾
以
及

︽
秋
水
軒
尺
牘
︾
，
都
是
在
這
個
時
期
閱
讀
的
。
而
我

對
文
學
的
愛
好
，
也
是
這
個
時
期
養
成
的
。

原
本
我
應
該
去
讀
大
學
的
文
學
院
，
但
遵
照
先
父
的
教
導
，
還
是

學
點﹁
實
學﹂
的
好
，
將
來
好
為
新
中
國
的
建
設
服
務
。
他
是
和
魯

迅
的
觀
點
一
樣
，
不
想
自
己
的
兒
子
當
個﹁
空
頭
文
學
家﹂
。

如
此
這
般
，
我
便
選
擇
了
化
學
工
程
。

但
陰
差
陽
錯
，
畢
業
後
卻
去
當
了
教
師
，
以
教
育
為
終
身
職

業
，
一
幹
便
近
七
十
年
。

我
沒
有
後
悔
。
古
人
說
弟
子
三
千
，
我
的
學
生
至
少
有
三
萬
，

特
別
是
一
些
老
校
友
，
我
教
過
的
老
校
友
，
都
常
來
探
望
，
而
且

執
禮
甚
恭
。
有
的
人
立
業
於
外
地
，
都
常
邀
請
我
前
往
作
客
。
過

去
遠
遊
美
加
英
澳
等
地
，
都
有
校
友
陪
同
導
遊
，
近
年
只
遊
近
鄰

國
家
，
但
旅
居
日
本
、
菲
律
賓
的
校
友
都
熱
心
作
伴
，
內
地
的
更

不
用
說
了
。
不
久
前
當
大
閘
蟹
季
節
到
來
時
，
已
經
有
校
友
力
邀

偕
赴
上
海
一
遊
並
吃
蟹
呢
。

當教師的好 生活
語絲
吳康民

日
前
，
天
命
在
網
上
看
到
一
個
頗
有
意

思
的
說
法
：﹁
人
一
輩
子
會
死
三
次
。
第

一
次
是
肉
體
的
死
亡
；
第
二
次
是
葬
禮
，

代
表
社
會
上
不
會
再
有
此
人
的
位
置
；
第

三
次
是
地
球
上
最
後
一
個
記
得
他
的
人
把

他
忘
記
的
時
候
，
他
曾
經
存
在
的
痕
跡
就
徹
底

消
失
了
。﹂

其
實
中
國
人
一
直
有
思
考﹁
死
亡﹂
，
甚
至

追
溯
到
遙
遠
的
春
秋
時
代
，
就
已
經
有
人
探
討

這
個
問
題
。

︽
左
傳
︾
記
載
，
叔
孫
豹
討
論
人
如
何﹁
不

朽﹂
。
大
多
數
人
，
都
想
自
己
永
生
不
死
。
軀

體
不
可
能
永
久
存
在
，
所
以
人
們
只
好
尋
找
別

的
方
法
。
人
類
希
望
生
育
後
代
，
傳
承
自
己
血

脈
，
似
乎
這
樣
就
可
以
永
遠
延
伸
生
命
。
叔
孫

豹
則
認
為
，
人
在
社
會
上
立
德
、
立
功
、
立

言
，
就
會
在
後
人
心
中
永
遠
存
在
，
這
是
一
種

復
活
、
不
朽
。
回
到
開
篇
時
，
天
命
提
到
的
那

段
話
。
肉
體
的
死
亡
、
下
葬
無
可
避
免
。
若
我

們
認
同
這
段
話
合
理
，
能
夠
做
到
的
，
就
只
有

避
免﹁
第
三
種
死
亡﹂
︱
︱
令
自
己
對
世
間
有

所
貢
獻
，
多
在
人
間
留
下
足
跡
。

玄
學
方
面
，
對
死
亡
亦
有
自
己
的
一
套
看
法
和
解
釋
。

八
字
命
理
不
是
閻
羅
王
的﹁
生
死
簿﹂
，
所
以
在
一
個
人

的
八
字
命
格
上
，
其
實
看
不
到
他
何
時
會
死
亡
，
或
者
某

段
日
子
會
不
會
死
亡
。
批
算
八
字
時
，
只
能
看
到
會
否
有

大
劫
，
或
者
大
概
何
時
有
大
劫
。
有
劫
，
則
自
然
有
化
解

劫
數
的
方
法
，
所
以
即
使
面
對
大
劫
，
亦
有
可
以
過
渡
、

解
決
的
機
會
。
命
運
一
直
掌
握
在
我
們
自
己
手
中
，
掌
握

打
破
困
局
的
機
會
，
才
是
至
關
重
要
的
。

哲
學
或
心
理
學
可
以
給
人
安
慰
，
令
我
們
更
加
豁
達
、

超
然
地
看
待
生
命
，
但
面
對
生
命
的
方
法
，
絕
不
止
一

個
，
玄
學
能
做
到
的
，
是
提
供
一
些
化
解
危
機
的
方
法
。

至
於
傾
向
接
受
何
種
看
法
︵
或
是
否
吸
收
多
種
看
法
︶
，

當
然
悉
隨
尊
便
。

人可以死多少次？

琴台
客聚
彥 火

天言
知玄
楊天命

每天清晨六時許，我們這裡農貿市場場內及場
外的大道兩旁就擺滿了賣嫩粟米的攤子，品種有
甜粟米、糯粟米、花粟米等，口感都不錯，來這
裡的顧客手中的塑料袋幾乎都裝滿了嫩粟米。
早在五月下旬，我們這裡嫩粟米就上市了，那
時候賣的農民很少，因而價格很貴，一斤嫩粟米
棒要價四元呢。儘管價格昂貴，但還是有人買了
嘗新，畢竟這種營養保健農產品還是廣受歡迎
的。漸漸，賣嫩粟米的農民多起來，價格也隨之
下跌，從每斤三元五角、三元、二元五角、二元
到現在的一元五角、一元兩角，有時品相不太好
的嫩粟米每斤一元就可以買到。
農民熱衷於賣嫩粟米是因為划算。有人估算了
一下，一斤老粟米棒子脫粒曬乾後僅有四両左
右，如不脫粒收購價也就每斤五毛左右，若自己
加工粟米糝賣也不划算，因為三斤老粟米棒脫
粒、曬乾、去皮後，只能加工成一斤粟米糝，賣
出價也就三元左右一斤。因此，即使嫩粟米價格
降至每斤一元，也比賣乾粟米籽賺錢，而且省時
省工。難怪現在的農民都用大棚種植粟米，就是
圖個早上市多賺錢。當然，六月份自然種植的也
不少，到了九月份收穫時，季新一輪嫩粟米又上
市了。
嫩粟米上市時節，我基本上是每天必吃，有時
甚至是早晚兩頓。除了吃嫩粟米有益健康外，我
對它還有一種特殊的感情。

當年我插隊蘇北農村偏僻的鹽鹼灘時，改造的
田地只能長粟米、麥子，粟米是當地農民的主要
口糧。一九七三年我們幾個知青二十歲，大家相
約合起來過生日好好熱鬧一下，可當時插隊的地
方正鬧糧荒，我們這些身在異鄉，無任何外援，
全靠分糧分草過日子的插隊知青，常常寅吃卯
糧，不斷預支，往往麥子沒上場，粟米已吃光，
而生產隊除備戰糧、種子糧外，也難以滿足我們
隔三差五的借糧要求。那些從自留地裡挖來的紅
蘿蔔根本填不飽肚子，這種情況下，還怎麼熱鬧
呢，大家一個個愁眉苦臉，唉聲歎氣，沒有辦法
想。
時值粟米即將成熟時節，老隊長得知此情況

後，硬是瞞着婆娘，從自留田裡掰了十多根嫩粟
米，偷偷地給我們送來，要我們煮後好好吃上一
頓。這種義舉讓我們很感動，因為在鬧糧荒的歲
月，農民是捨不得吃嫩粟米的，都是讓它結老
後，磨成粟米糝，摻紅蘿蔔纓子餬口。
忘不了那一天晚上，我們這些滿懷激情的城市

娃在牛棚裡（當時知青房還未蓋），度過了自己
青春期的第一個大生日。沒有客套，沒有祝辭，
大家圍坐在火火的油燈前，一邊津津有味地啃着
嫩粟米，一邊興致勃勃地描繪着社會主義現代化
新農村的美好藍圖。
「現代化新農村肯定家家能吃上大米飯。」
「你的要求也太低了，現代化的新農村不僅家

家能吃大米飯，而且是樓上樓下，電燈電話，出
門坐汽車……」
「哈哈，你說的是共產主義吧，我們這一輩子
怕見不到了。」
大家你一言我一語，說着吃着笑着，忘記了當

時的艱苦，忘記了身心的疲勞，沉浸在美好的想
像中，直至火油耗盡，才興猶未盡地爬上床，繼
續做那美好的夢。
如今，農村人不但早已吃上香噴噴的大米飯，
而且有些人家還蓋起了別墅，有了自己的小汽
車……原來以為一輩子難見到的夢想，竟然在我
們這些知青回城後的二十多年內變成了現實。那
過二十歲生日啃粟米棒的事是一去不復返了，只
是有時我在回憶往事時還念及它。
回城後很長一段時間，我都與粟米無緣，畢竟
插隊農村時的主口糧就是粟米，吃膩了。同時每
天飯桌上不是魚、蝦，肉就是雞、鴨、海鮮，雪
白的大米飯都懶得吃，誰還高興去吃粟米？直至
有一天，我患上了便秘，找醫生看，說便秘這毛
病無特效藥，教我多吃些水果蔬菜，堅持鍛煉身
體，隨後開了些「腸清茶」，當時是有些效果，
可事後又恢復原狀。便秘不但使我腹脹、不思飲
食，還引起了血壓不正常，特別是久蹲洗手間排
便時過力，加重了肛門直腸的充血及擴張，引起
了痔瘡、肛裂，給我的工作和生活帶來了較大的
影響。
一天，我晨練時遇到一位老同事，他說他原來
也有便秘，後來每天晚上喝一碗粟米糝子粥，竟
把便秘喝好了。我便從超市買了幾斤粟米糝，天
天晚上喝起粟米糝子粥，大約喝了十多天後，突
然大便一下子好解了。驚喜之餘我認真思考了一

下，應該是粟米的作用。當年我下放農村，天天
喝粟米糝子粥，也沒有什麼便秘，現在營養好
了，腸子卻發生故障了。為此，我還做了個試
驗，一段時間不喝粟米糝子粥，又開始便秘了。
幸好這粟米糝子粥不是什麼藥，而是一種營養健
康食品，含有大量膳食纖維、維生素、礦物質
等，能加速致癌物質和其他毒物的排出。不便秘
的城裡人還到超市爭相購買粟米糝子呢，因為他
們從健康講座裡知道粟米是健康保健食品，維生
素較多，對防止細胞氧化、衰老有益處，其中，
有一種尼克酸對健康非常有利，能幫助我們維持
神經系統、消化系統和皮膚的正常功能。
於是我一直堅持吃粟米，嫩粟米上市就吃嫩粟

米，沒有嫩粟米時就喝粟米糝子粥，至今便秘果
然離我而去了。
其實，粟米之所以熱賣，主要與城裡人的飲食
結構有關。現在城裡人的飲食結構已從大魚大肉
等高脂肪高蛋白轉型到清淡素雅上來了，人人重
視健康保健，而粟米是最好的健康保健食品，由
此，粟米便成了城裡人的最愛。

粟米情
百
家
廊

王
大
慶

對
於
最
近﹁
紅
霞
玉﹂
三
位
女
神
，
紛
紛

有
新
搞
作
，
內
地
不
少
新
知
舊
雨
都
大
叫
失

望
，
理
由
很
簡
單
：﹁
她
們
是
女
神
呀
！
為

甚
麼
要
做
這
些
事
情
？﹂
不
知
就
裡
，
還
以

為
她
們
做
了
些
甚
麼
不
見
得
光
的
勾
當
，
其

實
不
過
是
指
鍾
楚
紅
在
淘
寶
賣
大
米
；
林
青
霞
參

加
內
地
真
人
騷
︽
偶
像
來
了
︾
；
張
曼
玉
堅
持
繼

續
唱
歌
而
矣
。

早
就
說
過
大
眾
是
矛
盾
的
，
你
不
出
來
，
他
們

狂
呼
失
望
，
出
來
了
，
他
們
也
狂
呼
失
望
。
以
三

位
女
神
功
力
、
經
驗
和
勇
氣
，
應
不
會
大
受
困

擾
，
她
們
不
過
在
做
自
己
喜
歡
的
事
情
，
作
為
資

深
女
星
，
早
已
明
白
不
能
介
意
外
界
反
應
，
否

則
，
是
跟
自
己
過
不
去
。

鍾
楚
紅
向
來
致
力
環
保
，
好
不
容
易
從
喪
夫
之

痛
中
解
脫
，
有
限
度
恢
復
工
作
，
嚴
選
商
演
及
代

言
工
作
，
走
出
哀
痛
，
亮
麗
示
人
，
現
在
她
把
認

為
好
的
東
西
介
紹
給
大
家
，
賣
的
是
白
米
，
不
是

白
粉
，
以
鍾
楚
紅
建
立
的
正
面
形
象
，
大
家
不
是

質
疑
她
大
米
的
品
質
優
劣
，
而
是
為
甚
麼
女
神
要

賣
大
米
，
相
信
如
果
女
神
賣
的
是
名
貴
的
珠
寶
鑽

飾
才﹁
合
乎
身
份﹂
，
失
望
群
表
態
：
賣
大
米
有

點Low

。

至
於
林
青
霞
，
婚
後
相
夫
教
子
，
深
居
簡
出
，

把
自
己
困
在
滴
水
不
漏
的
保
護
罩
裡
，
登
六
了
才

肯
破
殼
而
出
，
優
雅
地
上
真
人
騷
，
我
看
了
幾
集

︽
偶
像
來
了
︾
，
見
她
活
力
十
足
，
反
應
敏
捷
，

樂
在
其
中
。
六
十
歲
人
可
以
健
康
美
麗
精
靈
地
玩
遊
戲
，
能

釋
放
自
己
，
不
是
應
替
她
高
興
嗎
？

張
曼
玉
情
場
多
波
折
，
失
婚
又
多
次
失
戀
，
如
今
有
了
精

神
寄
託
，
全
情
投
入
、
不
計
成
本
達
成
自
己
心
願
，
站
在
台

上
演
唱
，
率
真
程
度
和
勇
氣
指
數
，
都
值
十
個Like

，
認
為

﹁
曼
玉
沙
嗓﹂
難
聽
，
大
可
以
不
聽
。

三
位
女
星﹁
被
女
神﹂
，
半
輩
子
都
活
在
粉
絲
的
想
當
然

中
，
但
現
實
是
，
她
們
是
人
不
是
神
，
可
否
對
她
們
慈
悲
一

點
，
讓
她
們
隨
心
所
欲
？

給「紅霞玉」一點慈悲吧！ 翠袖
乾坤
查小欣

■責任編輯：陳敏娜 2015年8月26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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